
智學法師主講：日本留學點滴 
／本刊編輯室摘輯 

 

智學法師，法光佛研所第二屆學生，冉雲華教授弟子。後遠赴日本東

京大學印度哲學研究所，以五代永明延壽為論題，獲博士學位，現返台灣。

下學期法光將聘請她任「佛教與文化」課程的教授，先以唐五代作為時間

範疇，來就「佛教文化」這個主題貢獻所學。本期依智學法師於四月二十

八日於法光所作的「所知所見所聞──留學點滴」講演，該次講演智學師

以流暢而清晰的口吻，娓娓道來在赴日前後的準備，與於留學國家適應和

需注意的事宜，相當豐富且精采，對於在台灣的學生，頗有「他山之石，

可資攻錯」之用，本刊特地摘出其切要之處，以饗諸位讀者。 

 

出國留學對自己的價值 

     要出國留學，先前一定要問自己的是：為何要出國，那個國家最適合你，

然後再找到自己的答案。過去我在法光，透過老師們的教學、傳授，逐漸瞭解到

國外學術信息。法光傳統的學風，是相當苦讀的，但不是念死書，也鼓勵學生與

老師互動，主動提問。在佛研所念書，得到的問題，不是每個皆能獨自解決，這

時就要如同《華嚴經》善才童子五十三參，廣泛求得善知識，饒受法益。當然，

出國也是一個好的參訪門道。這時就要看自己的個性和興趣，可東行（到日本），

也可西行（到歐美、印度等），總之看自己的因緣而定。 

留學的幾點原因 

    人生往往有各個階段，前面是準備期，吸收期，這時候若準備得紮實，就可

說是為下面的收成期、貢獻期做出準備，但條件是要努力跨越過學習艱難的關

卡，且要趁年輕時儘早進行，才不至因年紀大諸事牽絆而難以成行。出國留學可

有如下原因： 

一、測試自我。多給自己一些機會，以後才有能力給別人一個機會。首先要

認識自己的心態。要出國留學，價值足夠嗎，絕對不要趕時髦，然後得不償失。

至於如何選定留學國家，以我自己為例，在法光時我跟冉雲華老師學，有興趣在

中國禪宗，而我同班同學自運法師則想要研究原始佛教，所以我選擇日本，自運

法師選擇英國。出國前我們曾聯袂到書店找留學國家的資料，希望多找一些留學

國的文化風情、民俗、習慣等資料，但可惜的是，覺得找到的東西太泛觀浮覽，

份量不夠了。我認為，出國前一定要對留學國有如實的知見，要打破幻想中的印

象，現在網路很發達，最近全球網站總數已超過七千萬個，當可以比我那時候更

快更新的檢索出所要的資料。 

  二、對留學國的學術行情要有深入的認識。除了對留學國要瞭解外，對自己

選擇的指導教授的文章也要善加閱讀，如此才容易瞭解在出國前要優先補強些什



麼，在與老師事先通信時也比較方便。 

    三、加強語文的學習與練習。我在台灣是中文系畢業的，學日文也才三、四

年，要加強語文，除法光的課程外，我還在所外每週上日文課。語言學習，要點

在「聽」、「說」、「讀」、「寫」，要做學術研究，剛開始重點在閱讀方面，我第一

次閱讀日文，是讀柳田聖山在《印佛研》發表的〈祖師禪的源流〉，是關於馬祖

禪的文章。學問若要日進，「知之為知之，不知為不知，是知也」這句話很重要，

在國內先紮實地自我要求，到國外才不會鬧笑話，所以重要的論文最好要每段每

字的細看，瞭解作者的意思，不要硬猜。另外，如果有留學需求，則聽’ 

、說、讀、寫四方面都要注重，我們那時候學日文，要特別去租片，才能創造出

有培養聽力的環境，台灣現在比那時要開放得多，有第四台，每天安排一段時間

練習，日積月累，必有小成。 

    學語文一定要膽大心細，敢講、除了要懂文法，還要注意對方的習慣用語。

至於日本語言能力測驗，報考時間在相關雜誌上會有刊載，要事先注意。 

經濟上的管道 

    四、經濟上準備。現在日本經濟不景氣已有十年之久，他們也在討論將國立

大學法人化、私人化，也就是要「自負贏虧」，但目前尚未定案。公立大學，受

業料(學費)可減免。在日本可以一面打工，一面唸書，生存機會自己創造，可以

兼家教等。所以，不用把五六年的學費存滿了，再做出國打算。 

    另外，也可以考慮報考公費留考，據我所知至少有兩項： 

  1‧中日文化交流協會。但因日本人認定台灣人比較富裕，所以對台灣留學生

的補助不及對大陸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但不無小補，待兩年之後，就得為以後

的生計作打算。 

  2‧台灣教育部的公費。 

    也可先出去，再申請獎學金，但有年齡限制：相關獎學金都會考量「你能回

饋社會的年限有多少」，過去在法光，冉雲華老師特別向我強調這點，所以就算

你非常優秀，能力相當強，他們考慮時還是會先發給較年輕的學生。在日本，通

常給獎學金修士在三十歲以下，博士在三十五歲以下，另外還有一個相當於台灣

扶輪社獎學金，則較寬優，年齡設在四十歲以下，且名額相當多。 

    在日本醫療實行健保，留學生被視為無收入者，一年一千元，所以生病是可

以忍受的事情。東京大學每年提供學生身體檢查一次。 

生活面上的甘苦談 

    五、生活和心理上的適應，在日本，有它傳統的一面，也有它尖端、現代的

一面。往往他們最傳統、最核心的東西，就如同日式的老房子，保留一個避免隱

私外洩的玄關，主居室是很難為外國人所分享的。在日本最初兩年，老覺得打不

進日本人的圈子，總覺得自己被視為異類，大多數時間都一個人悶著頭在圖書館

讀書。在日本，交換信息和人際關係相當重要。外國學生若要與本地生聚會，也



可以讀書會的方式，接觸交流。但聚會地點會在「居酒屋」，付錢的方式，又是

平均分攤，所以通常相當昂貴。這對經濟並不寬裕的留學生來說，就是一個「兩

難」的局面了：若不出去，就沒有機會和他們分享資訊、進行瞭解；若去，要經

過一次、二次、三次……的機會，才能較為熟絡，才得以認識朋友。所以要如何

拿捏，真是「如人飲水，冷暖自知」，只有靠自己來衡量了。 

    另外，外國留學生剛到日本，還必須在心理上作自我調適，最好要「樂在其

中，珍惜福份」譬如問路，尤其在東京，一般人似乎不願和宗教人士多打交道，

多次遠遠地就被拒絕了。這時心理上自然覺得很孤單，覺得被排斥在外。這情形

一直到寫修士論文時，受到一位日本朋友熱心的幫助，潤飾論文，就是因為他的

幫助，才使得自己延長在日本的學業，繼續攻讀博士。留學生活中「雪中送炭」

的感覺，最讓人難忘，從而產生繼續奮鬥的意志。這點提醒我，在台灣若看到外

國留學生，在必要時一定不要忘記適時伸出援手。 

    到了留學末期，我學會了入境問俗，這不是學日本僧侶吃葷喝酒。像在日本

送人禮，受禮人一定會當場打開、讚美一番；日本人講話，不會當面拒絕，要留

意他們的臉色和語氣人脈關係在日本極為重要，這點對想到日本深造的人一定要

特別留意。 

讀萬卷書，行萬里路 

    留學時還是可以安排生活「鬆緊交替」，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旅行見

聞，往往會讓你多瞭解這個國家的文化。各位如果經常打開電視，也可以看到「日

本之旅」之類的節目，但內容多半著重在吃喝玩樂方面，而不夠實在。NHK 製作

過一系列的節目，介紹各地的小人物、小景緻，做深度報導，內容已經從「日本」

這個大地方放到「地域文化」上，讓人看了，好像對一些習以為常的地方有了新

一層的認識，你到國外留學，放假時若有機會旅行，也可以把目標訂在挖掘少為

人所知的人、事、文化、習俗、景緻上，把心念如此計劃，相信你到了當地，當

會觀賞、聆聽、體會得更仔細，也會比一般走馬看花來得更有心得。 

    日本是個四季分明的地方，有句禪偈：「春有好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日本大致就是如此。春天「賞櫻花」，夏天「看花火(煙火)」，且在全國各地輪流

放，很特殊，讓人覺得煙火自有生命；秋天「賞楓」，聽說京都最盛，讓遊人動

容、冬天就是「滑雪」了，四時之間在忙碌過後出外走走，可以轉換心情。對於

工作壓力大，容易「過勞死」的民族，是一個紓解緊張的好方法呢。 

較嚴肅主題：日本佛教研究 

    皆下來我要較正經地介紹一下日本佛教的學術訓練，一般日本大學院上課，

以解讀原典為主，有時與前年一樣的課名，內容由老師主導，所以常常更換。例

如我老師木村先生，專攻華嚴、為我上一年《宗鏡錄》，《十二門指要抄》，同學

們輪流解讀，每人每次份量大約是《大正藏》一頁中的一、二欄，雖不多，但有

時得對照梵文本、藏文本等，基本上學生報告時，以原音發音，如看《大正藏》，



就得以中文發音「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報告前得發講義給大家，把對

出來的部分和問題作扼要的說明。老師並不負責教導發音，因為那是大學院生自

己的功課。所以班上日本、韓國同學會請中文為母音的同學為他們先錄音，他們

再回家練習。 

    選讀寫本，老師也會指導上面的符號的讀法，如日本寫本，上面會有一、二、

三等標示出閱讀順序，老師要學生自己摸索，不會先說，讓學生自己揣摩。 

    在日本人文科目的研究方法是「打開來」的，日文叫「多分野」，與中文的

「科際整合」，類似，另一方面又嚴守傳統「文獻學方式」，有幾分證據，說幾分

話，這方法有好處，也有缺點：缺點是蠻焦著於文字的，中文經常用虛詞，來湊

合字數之美，如四六對句，他們往往要強為解釋。但因時常得查字典，避免用後

代的用字來解釋古代文獻，也使得他們治學少犯想當然爾的錯誤。 

    日本學者個性：自己獨立研究，不服輸，查單字甚為仔細，每個字皆標音， 

字字注意，絕不馬虎，且重視團隊，如龍谷大學就相當注重 team work。學者聚

會大可分成兩類，一類是「讀書會」，較短，用來交換新知、資訊，各學者輪流

負責主持，如我參加過的《祖堂集》等讀書會，事先就要先搜集、分發資料，主

講等；再來是「研究會」，時間較長，少則二、三人，多則六、七人發表，以「印

佛研」最大，每年二、三百人發表，主辦單位可以訂定特定題目，對學者是腦力

激盪最密集的時候，同一時間分成數場。且同一場內儘可能在一主題下找到不同

領域的學者來各陳己見，如去年召開的「佛教生命觀」，會場就安排了研究「中

國佛教」、「印度佛教」、「農學」、「醫學」的教授，分別就所學所見來發揮，他們

所講的內容往往包含不同的層次，可以互補，也可以讓與會者在會場見識到別的

領域學者的經驗和見解，而開括眼界。 

像日本人稱嬰靈作「水子(　　　)」，對這個議題可以從社會的男女關係、

醫學、到佛教的層面來討論，在日本，我覺得見識到這些「多分野」的會議，無

形中也會打開學者關心的視野，為他們平日在小小研究室中案牘勞形的生活充充

電。 

日本學人的國際觀 

    日本人有所謂「東洋學」和「西洋學」的劃分法，將中國佛教設定在亞細亞

文化研究的一環，而東亞文化圈，以佛教來看視為同一個區域，包括中國、韓國、

日本等。目前據我所知，韓國學者，留學美日的很多，且關心層面不限在韓國，

而台灣，在我留日期間，似乎只有一位留學生研究日本佛教，更不用談將關心的

視野擴大到韓國佛教了，這顯示出台灣學界研究角度的狹隘。如我研究的永明延

壽，他的師長曾幫助天台復興，當時吳越王問典，得知部分典籍在中國因毀佛而

失傳，但還保留在韓國的寺院中，乃遣使赴韓國求法，當時中、日、韓佛教的交

涉相當興盛。在宋朝滅亡後，許多僧人東渡日本，這些現象還有許多細節是不為

人所知的，當然，還有越南、泰國、馬來西亞，本地對此關心得還是相當不足，

日本學者多少注意到，但成文著作還是不夠的。台灣出家眾多以弘法自任，只有



理解以前的歷史研究透徹，才能瞭解當代人的人心，他們比較需要什麼「法」？

這點也將是我回國來所將致力之處。 


